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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伯一生当中讲过最多的一

个故事。
讲的时候， 大伯正襟危坐一脸庄

重。 并一个劲地说，见过形形色色的队
伍，从未见过这样的部队。 言语里全是
崇敬。

时间回到 1947 年的商城县石冲
村。一个叫“刘湾”的小村子。那年刚入
冬，寒风刮冷得让人受不了。 菊花尖顶
峰早早覆了一层雪 ，
预示着大别山的冬天

已经到来。
“过队伍了。 ”奶

奶颠着小脚 ，神
色慌张 抱 着 一

捆柴草 从 地 里

回来。

大伯还未来得及答话。 一个干部
模样，穿着军装的大兵，推开大门楼厚
重的门板，一步跨进院里来。

“老乡，天晚了。 你这院屋宽敞，
咱队伍借宿一晚。 可中？ ”大
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 ，对
大伯说。

大伯和奶奶面面相

觑。这些年，兵荒马乱的。
土匪 、民团 、白狗子……
分不清谁是谁 。 但谁咱
也得罪不起呀！ 唉，都是
祖爷爷置下的这高门大

院惹的祸 ， 年年过队伍
必遭殃。

“老乡， 不占用你的
房屋，只借几捆稻草和场
院一用。 你这院子比露天
野地强多了。 ”大兵又补
充道。

以往过队伍，奶奶及
大伯吃过太多亏。 米面瓜
粮 、 柴水用具被祸害一
遭，但凡值钱的临走必会

洗劫一空。 有啥办法哩？ 只能忍气吞
声。今天这支队伍会不一样？奶奶和大
伯心里直打鼓。

掌灯时分，队伍入驻，悄无声息。
待外面人都睡定了， 奶奶拉过大

伯的衣襟， 悄声说，“柜子里还有三百
多块洋钱哩？ 大兵抢去怎么办？ ”奶奶
努努嘴，指外面。

“还有啥法？ 只能趁夜深人静埋在
床底下。 ”大伯说着蹑手蹑脚抱来个腌
菜坛子，把三百多个“袁大头”放进去，
又用一团霉干菜腌好。 操起门旮旯的
镢头便“吭哧吭哧”挖起来。

“老乡，埋洋钱哩。 ”正干得起劲，
忽然门外响起大兵浓重的山西口音。
大兵起来查岗了！

大伯和奶奶顿时呆若木鸡。 你瞪
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外面又没了声息。
奶奶抱着坛子，大伯手执镢头，胆

战心惊屏息凝神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无边的黑暗，无边的沉寂，夜静得

掉根针都能听见。 大伯和奶奶心提到
嗓子眼。

第二天破晓时分， 朦朦胧胧中听
到外面大兵隔着窗子叫：“老乡， 咱们
走了！ 你数数你的洋钱还在不在。 ”不
知什么时候， 奶奶和大伯困倦得迷糊
着了。

奶奶一屁股坐起来，揉揉眼睛：坛
子好好的还在。 坛口腌的霉干菜依然
完好无缺。 奶奶掂了掂，里面的大洋哗
哗地响，依然还是昨晚上那个重量。 奶
奶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

大伯扔了镢头，追出门去。只见，借
宿用的稻草卷捆整齐堆放在院角，就连
那院子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好队伍啊！ 开天辟地第一遭。 不
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的队伍
没见过。 ”大伯逢人便说。

事后，大伯到处打听。 原来那晚借
宿的队伍，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
山”执行任务的一个支队。

“共产党的部队， 老百姓有盼头。
好，好啊……”大伯到临死都还这么说。

大伯的故事讲完了。每次讲，大伯总
叮嘱我们：“做人，不能忘本，要永远记得
幸福来之不易。 ”

这句话我永远记得。
今天在大伯的坟头，我告慰已逝

的灵魂： 从这个大门楼走出的， 有 2
人参了军 ，4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并
且这个队伍还有人不断加入。 将来，
浩浩荡荡……

债 务
左海伯

庭长与我走下小镇唯一的正街，
便拐到乡社办厂所在的那条土街了。

社办厂当时像雨后林间的蘑菇 。
它们冒得快，去得也快。 不几天，没人
采，便烂于无形，像是被风，在一夜间
收拾得一朵不剩一样。

工厂倒了， 那里的工人， 便像气
体，悄无声息地蒸发掉了。 他们如从没
存在过一样。

这是早晨， 土街家家户户低矮的
门前， 人们都蹲在土墙边， 举着碗吃
饭。 喝粥呼呼噜噜的声音，在陋巷里走
得很是急迫。

在土街拐弯处的一个小门前 ，庭
长说，到了。 门内的地面比街面低，一
口小铁锅，因室内地面潮湿不平，歪斜
地立在门前的地面上。 那里盛着所剩
不多的稀粥，我看了一眼，那锅中显出
我面部影影绰绰的轮廓。

里间， 一家人正在吃饭。 见有人
来，他们一齐惘然地转过头 ;他们围坐
在小木桌旁，中间只有一小碟盐辣酱，
小木桌显得很空旷。

防备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生活，
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男人惊疑地站了起来。
我们俩是法院的。 庭长说着，拿出

工作证递到男人面前。 男人没敢接去
审查，他只是怔怔地看着，一时不知如
何是好;他的身体凝滞了似的，已显苍
老的脸上，疑问的纹路已然僵为惊惧。
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 也像被瞬间
的电流击中。 她们端着碗，定定地看着
我们。 那情景，像是有一个关系家庭生
死存亡的消息，正向她们传来。

庭长司空见惯 ， 忙招呼安抚他
们。 女主人先于丈夫省悟，站过来，吆
喝孩子， 让出椅子。 坐， 请坐下说。
“请 ”从她口中说出 ，因在慌张中 ，显
得特别郑重。

男主人回过神了， 他与两个女儿
一闪身，把小饭桌收拾干净了。

庭长与我坐小板凳，男主人坐着
一条三只脚的长板凳。 庭长打开我递
上去的卷宗 ，拿出起诉状 ，平静地告
诉他涉案案情。 女主人紧张地看着庭
长的脸， 她的身体似乎着了极寒，有
些抖。

男人不看拿在手中的状纸， 他不
识字;他听着听着，困惑在他的眼里就
烟消云散了。 他像突然洞穿了一件事
的来龙去脉，忽然无礼地打断了庭长，
大声激昂地说： 我想不到他会为一百
元钱告我！ 法官，你们在这周圈几十里
问问，这几十年，我赖过哪人一分钱！
他这样说着， 表情显示出被人诬陷又
无能为力的委屈和激愤。 他把说话时
在空中挥动的右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

抓挠了几把，那里像藏有莫名的忧愁 ;
他终于停了下来， 又迫不及待地在衣
服口袋里上下搜寻， 像是急于要找到
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 他什么也没找
到， 只在他那口袋开裂皱巴巴的棉布
裤兜里掏出一个烟盒。 他以为那盒中
还有烟，把那烟盒撑开了看，最后确认
了它是空的。

原来，三年前，他就从社办机械厂
下岗了。 为了生计， 他跟人做了泥瓦
匠。 去年， 他与湖北红安县一木匠兄
弟，共同承包了本地一宗房屋修缮。 其
间，那木匠家有急事，屋顶未封，便离
去了。 走时他与那木匠书面约定，结账
分成一百元。 后来， 房屋主人突遭变
故，一点工线，拖成狗肉账。 上个月木
匠来时，男人承诺，三个月内，他不给，
我给。 没承想，这么快惹上官司了。

不告我就算了， 告， 一分钱也没
有！ 男人持续处于愤懑中，他抬脚，向
那扔在地上的空烟盒踩了一脚。

老乡，你可不要因小失大 ！ 庭长

见多识广 ， 和颜悦
色 ，人家有证据 ，法
庭最终判决 ， 也可
能是你败诉 ， 你还
要承担诉讼费 。 不
如把钱付了 ， 我们做工作让那木匠
撤诉 ，让他承担诉讼费 ，减少一点你
的损失。

你给人打有条， 这债就应由你负
责。 听庭长的，没错。 女主人明白事件
原委，她话语沉静，又道，我以为多大
的事呢。 三天内，把债清了！

你说得好听！ 一百元， 不是小数
目，房主不付，哪去弄！ 男人道。

你放心，我去借好了。
我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要跨法庭

的门槛 ， 没想到这回……男人低下
头，像是喃喃自语。 他内心里，被人告
上法庭 ，简直是辱没门庭 ，给祖上丢
人的大事。

你放心，不让你上法庭。 第四天，
我们回访，你把钱交上。 庭长揣摩到男
人的心事，承诺说。

男人抬起头，眼里充满感激；他起
身上前，双手握住庭长的手。

谢谢法官！ 谢谢你们！
我收拾完材料， 站起身， 环顾小

屋，小屋的空间很是逼仄。 那两个像从
没沐到春风的姊妹，这时都双手垂膝，
拘束地坐在里间的大铺上， 像两只被
人停止追捕的惊魂稍定的兔子;女主人
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竹篾外壳的热水

瓶和两个粗陶大碗， 倒出几乎没有热
气的开水。 餐桌的上方，一个没上漆的
长条柜上摆放着各种小物件， 有玻璃
瓶、胭脂盒、圆镜、木梳、油灯、蜡台、收
音机， 还有一台电扇和一台九英寸的
黑白电视机。 这一件件都是房屋主人
细心保留下来的， 它们成为这屋子突
出的景观。

走出小屋，踏上土街的泥泞时，太
阳已给贫瘠的街巷，镀上了一层金色。


